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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外的航线

沙 厅

    鼓动着钢铁的脉搏，喷着气，船朝前进行。

    在这以上，溯石门滩，瞿塘上去，急流，夹江的峭壁做

成的阴影，神匪，真使人忧郁，怪怕;船好像在深谷里航

行。那些被历史的轴牵动着的汉子，头缠红布，穿着打结搭

的滥裤子，站在岩石上，山坡仁，翅起脚尖叫吼。他们可并

不如传说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择刀头落，而且，饿缩了的

身体，的的确确曾为护船的洋兵川洞穿。

    现在，是没有急流，阴影和神匪了，河岸展开着，仿佛

天都宽了好多。

    在铅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灯似的掠

过去了。这些，也正和中国任何一处内地相似，萧索，荒

废，阳光都冼不掉的阴郁。然而，人们却向黄色的江岸呆视

着，疲倦的眼是那么深，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丛中，在那

潮湿的泥土里，在这衰老荒凉的外表下面，是跳动着新鲜的

脉搏一般。他们过一分钟松一口气，而猜想未来的一秒一刻

会碰着的奇迹。

    当岸上高架着的木牌，正对面奔过来的时候，客人们都

把头f}lq船舷，连不识字的也睁大眼睛，推开别人的头和肩

膀。



    “那不是么?看I xxxxx!’，

    “往这边看过去呀，瞎子1�
    在甲板上，那些杂色客人的杂色谈话开始了。他们是那

样近乎郁闷的庄严，不住地，拿那响遍全中国，全世界的传

说，使自己吃惊，叹气，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栏杆

上。有的背靠紧壁，坐在铺位上。

    那个高长长的湖北佬，皱着眉头，颈子一偏，打断谁的

谈话，说:

    “你老是那里听来的啊!神话!比峡里的呢，是凶。有

主义，有宣传呐。抢船么，那也看。前头，四川运的枪确实

被抢了，在城陵矶。打了三天三夜。上海有走线。可是就因

为有枪0!好打出来。里迈也难活呢。”

    豆在三等舱门口的包袱客，正和一个学生争嚷着，这

时，他突然掉转头，叫道

    “听呐f我说闹不好吧，田也分了，还是没吃的。”

    “我是说盐这些东西啊。米么，倒便宜，规定了的，几

百钱一斗。可是盐，比人参贵。军队给堵断了呀，通不过。

也有胆大的偷去卖，赚钱呢。”

    “也给价么?咳，可以去呐?恐怕不能运多少罢?”负贩

热心地问。

    一个老头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烟斗，嚷道·“闹不好的!

谁也闹不好!”急急忙忙地装好烟，站起来，“怎闹得好?人

还没死够嘲!.’’ 他冲气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息掌着大洋盘 从冰箱边转过来，骂道:“死尸，没

带眼么?”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层楼上去了，老头儿愤愤地，

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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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甲板上，栏杆的周围排好了钢板，外国水兵架着机

关枪。一个背着枪的洋兵，衔着大烟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

着。香槟酒在玻璃盅里堆着花，大餐间里的绅士们，是忘掉

了脚下荡动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

    那个由宜昌上船的中国兵士，把小小的脑袋伸向楼口望

了望，又赶快缩回，喃喃着 “妈的I真比我们团长还穿得

阔!”

    他退回船尾去，坐在厕所的门阶上。然后，分开脚，手

搁在膝盖上去，向人众瞥了两眼，吐一口痰沫，他自言自语

起来。

    “样子倒满神气，拿上去试试看!”

    许多头朝他转过来，于是，他两脚一张一合地，谈起那

冒着火焰的恶战来，夸耀着自己和敌人，不把洋兵搁在眼

里。

    “我打十几年仗了，真没见过。婆娘些，裤儿搭在肩头

上，扑过河来宣传你，娃儿些— 老头子，笑么?不是好吃

的果儿啊!手段，手段!怎么都干得出!所以凶呐!是那些

洋盘么，哼，”

    女人们垂下头，拿奶子往小孩子嘴里塞，叹气。一个中

年人拍着大腿，腰肢一仰一屈地，说:

    “啥世道啊!— 不乱往那里跑!”

    “往那里跑?今天要，明天要，人要光了，钱要光了就

跑呐.原先是这样么?那篇书上有?只属不吃倒对呐!”一

种哑声接着说。

    “你像也赞成呀?老哥?”兵士偏着颈子间。

    “甚么二 我说— 你胡扯·



    兵士拍着膝头大笑起来。有谁喃喃道·

    “这年岁，少开口啊!”

    兵士突然止住了笑，眼睛几眨，不服地嚷道。

    “你怕我卖他么?笑话，问清楚看!这些人都是，哼，

眼睛放亮点!”

    “啊，啊，那里.”有人害怕耍横，劝着，“裤带都松了

呀!不给吃么”’，

    一提到肚皮的事，各人都马上感到肠胃的空虚了，有的

谈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有的望着洋厨房出神，发气，有的

跑往下舱的厨房里去了。

    那个瘦小的伙食老板，他的眼睛已经被长年的油烟弄眯

味了。他拿二指头掳了一下胡子上的清鼻涕，又捏起竹筒，

在大木桶里搅起来，给泥混的江水 “打矾”。胖子下手，正

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对付跳蚤。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厨房

里的空气是比饥饿着的肚皮闲散。

    拥下来的客人们气馁了。他们吞了一下口水，就齐声抱

怨起来。

    “喂，大师父!快饿过性了哟甲”

    “好让你少吃呐!算盘没打尽了，”

    老板把搅着的竹筒停住了。眨了眨眼睛，他气凶凶地吼

道·

    “快了么?你看喉咙里都撑出手来了甲”

    “快了!快了!”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心平气和地回

答。他开始在锅里动着汤瓢，接着，盛了一点汤起来，把下

巴伸出一步，用一种很仔细的神气去喝着，然后，拿围裙揩

了揩那嘴接触过的部分。“好了!再一股火就好了!”他想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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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安慰那些饿燥了的灵魂，好像这是他底义务似的。

    一种粗大的噪音叫道

    “不要催!他会把洗碗水给你吃嘲11,

    胖子向那唠叨的人漂了一眼，打了个呵欠，两只手撑上

腰，把睑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风绞着烟，水花和岸上的泥土。在一簇屋子的高处，一

片惹眼的红色奔过去了，远些，有一大堆人攒动着。船颠簸

着，发出一种张惶失措的叫声，仿佛它正被神秘的两岸扼杀

着一般。

    “看!那，甚么呐，”有谁突然直瞪往岸上，叫起来。

    “总是开会呀!不要闹!”

    “啊哟，目即，。即!我的天公I"

    “客人些!查票了I"
    楼口传下来的声音使大家静默了。但是过了一分钟，咭

咭咕咕的抱怨展开来·

    “怎么?又要查呀甲”

    “简直像犯人RvI"
    一个头顶发亮的老头儿，把吊在裤腰上的烟盒子打开，

取出船票，挥着手，嚷道:

    “这是假的呐?假的呐，— 怕他查，”

    带着唠叨和空空的肚皮，客人终于懒妥妥地望楼上拥

去，那神情，恰像久未得食的灾民了。

    胖子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笑了。火夫在灶门边上煤。老

板抱了大土碗，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他用围裙揩了揩眼

睛，想着，跑到自己火舱隔壁的屋子里去了，一会又笑着出

来，很当心地把门挪好，一面嚷道



    “爽性点!查完就开。”

    没有谁回答他的话，都一声不响地在工作着。于是，他

自己也动起手来，拿汤瓢挑松了瓦盆子里的豆芽，然后往每

一只土碗里分散。

    油烟子给人带来了喷嚏和眼泪。浪花不住地从窗口跳进

来。一遇着大浪，排列好的碗就互相碰着，发出尖锐的声
崖乙
曰 0

    楼梯上有繁密的脚步声传来。

    “快点!又下来摧命了!”

    可是，等老板掉过脸去，他马上噪住了，两只手无力地

复下，握在手里的汤瓢，不知道是放下的好，还是捏住的

好，他底脸更瘦小，眼睛也更眯睹了。

    茶房们扮着鬼脸。船主和买办说的话，厨子很难懂的。

那个说洋话的中国人，脑袋一动，带了两个侍者，到厨师的

屋子里去了。

    “船主!·⋯ ”P板的舌头好像僵硬了。他又转向留在

外面的茶房，声音颤抖地说，“一碗把酒⋯ ”

    可是，他们只能替他流汗水。

    两个黄鱼笔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枯黄的手指弄着钮扣

和领子，他们的面孔黄皱，扭泥，从蓝布大褂，家造鞋子发

出泥土气和鱼腥气。

    “买办!·一 你老人家， ⋯”老板喃喃着。

    “我作不到主呀!”买办拿肥下巴指着洋人，嚷。

    一群人给船主做了大尾巴，劈劈拍拍地拖上楼去了。

    老板甩着手吵起来

    “我晓得有人坏我，对的!— 暗害我'�
      E



    他满以为，一生缠不清的债账，一生油烟里的生活，在

这一次的冒险当中总可以结束了，于是，靠着儿子和媳妇，

吃两天闲饭，静静地死去。然而，眼睁睁这肥皂泡一般的希

望，是被人戳破了，他拿围裙揩着眼睛。

    那个胖子懒声懒气地劝道.

    “急一阵又怎样呢?急一阵又怎样呢?”
    楼梯口有人吃喝。

    “来了!来了!”老头子应声着，把围裙解开，拂去了身

上的炭灰，向楼梯边走去。

    “听我说!”下手叮泞道，“见船主本人，底下人·，⋯”

    “我没有得罪过人，唉，害我呀，”
    汽笛急迫的哀鸣着，船行得慢了，它仿佛已经奔过这法

律以外的航线，可以从从容容地缓口气一般，黄色的河岸，

草屋，系在枯树桩上的破船，远远的镜子样晃着的湖泊，河

道，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见了。

    客人们仿佛己经忘掉了饥饿，都围住买办室，翘起脚争

看那犯规事件的结局。

    那个买办，早被顽固的诉苦弄出脾气来了，他忍不住斩

钉截铁地吼道:

    “外国人的话不好说!他们的章程不是单写在纸上就算
了。快些收拾东西吧.说上岸就上岸的!”

    黄鱼们急得直跳起来。

    “我们不懂得规矩，我们才出门呐!”
    “我出了钱的，我给过他钱的!”

    因为抱怨和失望，厨子瞪着眯瞬的眼睛，只是痴呆呆地

直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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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人暗害我I对的，我没有得罪过人，”

    围住看闹热的人，听了这些带哭声的干嚷，跷起的脚都

放平下来。一个人提高嗓子，不自然地叫道

    “都是中国人呐!那块石头底下不藏两条鱼呢?”

    “对p-V I，，

    于是他们便纷纷嘈吼起来，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抗

议，大声地说，好叫旁的人领教。一致的意见是.不应该黄

鱼下船，因为他们是出过钱的，厨子可以把那不规则的票价

退出来。

    “我作不得主呀，”买办把衣兜一提，左腿跨上沙发的靠

手，肥肥的脸望大众避开了。

    船在慢慢地停止下来。靠南岸一边的救生艇开始降落，

艇子两端立着的水手，像爬树似的，握着大麻绳，大腿一屈

一伸的，哼着。

    “我退钱呀I害我罢I好，到汉口就退呐，”厨子急急地

叫，口水乱溅。

    “还要命么9他吐出来就是了呀!”

    甲板上突然嘈吼起来，从房舱里，统舱里挤出各样随意

装束的人物，好像发生了火警。

    “货舱走那里去啊，’，
    拿屁股抵住后面的人，拿手撑开撞着鼻子和下巴的头，

人们拥挤着，木牌，远远动着的人，显然是在望岸边跑来的

人，红旗，是在预示着奇迹的来临了。

    “不要挤甲不要怕!他们不会打!”

    办事人的安慰丝毫无用，人们还是恨不得马上生两个翅

膀。围着买办室打抱不平的客人也蔑地嗅出那另一种灾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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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简直叫人去送死啊!他们会被当作侦探的!”

    “老实，这地方上岸么!u即!”

    有的开始叫骂起来了，他们没想起自身的危险，只打算

救出这三个洋人规则下的牺牲者。牺牲者们也认真快哭起来

了，嘴唇发青，太阳穴颤动。他们的心里老是痛苦地想着:

“这就是出门求财呀I 11

    买办是明白船主的意思的，正如一只狗明白它主子的脾

气样，然而，他忽然很慷慨地说道.

    “好，总之碰运气，我再去见船主!”

    “不行!他会躲起来的!”有人反对。

    一些人却嚷道:

    “让他去!让他去I他往那跑呢?”

    接着买办下来的却是四个洋兵。

    “我说会走出蹊跷来呀!”有人失望地叫着。

    于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是吹了，他们散开

去，分做几簇，挤眉弄眼地唠叨起来。

    四个外国兵咤吼着，比着手势，叫逐客们赶快到下面的

艇子里去。

    “唉!这就是出门求财呀!”三个人一齐哭叫出来。

    他们拿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跺足甩手地嚎嚷着，身上

放散出汗气和霉熏气。这土头土脑的固直，闷人的气息，几

乎使洋鬼子束手无策了，他们互相呆笑起来。

    买办从上甲板上俯下身子，脸红筋胀地叫道:

    “你们动一下呢，单会吃饭么?，”

    茶房们却翻翻白眼，动着嘴，阴缩缩地溜走了。几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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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员骂着，撩起后衣包，向黄鱼和厨子冲去，抓住他们的背

膀，拖着，掀着，像押解调皮的犯人似的。

    那个好久没有张口的中国兵，忽然大叫起来，一只手拍

着胸口:

    “大家跟去!走I— 不会咬人的甲”

    在岸上远处动着的人，旗子，已经停住了。接着，又开

始望两边移动。在尘埃，草堆，树丛后面，动着的影子渐渐

隐没

    跟在最后的两三个客人，在楼口边迟疑着，眼睛里充满

忧郁和惊惶。接着，他们回转身，找自己的隐蔽所去了。

    三个人站在艇子的中部，干嚎，指着天，手掌拍着屁

股。他们一跺足，艇子便颠簸起来，于是，赶紧蹲下身子，

抓住水手底膀臂。

    从岸上一簇荒草里，撑出一个着蓝布短衫的人，挥着

手，踢着脚，嘴里在嚷着什么，一会，又向左面的树丛当中

闪去了。

    洋兵嘴角上浮着狞笑，手弄着枪机。

    胖子拿身子伸出船尾的铁门，拚命地吼:

    “说是不要紧I您手上有茧疤甲”

    “我没有得罪过人呀，

    嘶嘎的声调，给水声遮断了。

    “你们说实话!说你们是下苦人，”兵士拿两只手当作号

筒，也望着艇子嚷。他又车转身，对站在后面的同伴说:

    “不会的，我敢保险.”

    艇子载着痛苦和绝望，颠簸着。在它刚刚靠近岸的时

候，从空旷的田野里，波涛一般的人声沸腾起来，接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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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稀落落的枪声。

    “不要怕!他们是指着上头

    中国兵高兴的叫嚷被楼上快放的机枪声掩盖了。

    上岸的三个人当中，有两个直劈了当地跌了下去。江的

北岸，也突然迸发出枪声和人声。救生艇消逝在烟雾和火焰

里了。

    在广大自由的天底下，是横着田野，村落，黄色的江岸

和黄色的波涛。波涛汹涌着，血和火汹涌着，好像要吞灭掉

一切的不平和仇愤，衰老荒凉的大江是变年青了!

    汽笛哀鸣着。船预备死里逃生。

【简 评J

    (法律外的航线》既是沙汀所作短篇小说名，也是沙汀

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名。茅盾曾说·“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

书r”

    短篇小说 (法律外的航线》，用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

描写出了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社会时的一种真实现象— 中国

失去内河航运权的半殖民地态势，也反衬出旧中国农村处于

革命骚动中的生动情景。

    在长江中游的急流、峭壁间航行的一只轮船，外国船王

逼迫额外搭载的 “黄鱼”船客登上小艇。在船上的外国水兵

与岸上的 “神匪”的相互枪战中，小艇与 “黄鱼”们全部沉

没江底。

    小说以别致的画面，配以景观、枪声、议论，生动而具

休地反映出一幕血脉林的悲剧。



代 理 县 长

沙 ，丁

    名义上虽然叫县衙门，但在私人谈话中间，即便县长自

己，却也把它叫做标准 “灵房”。因为这只是一排长五间的

房屋，除掉柱头和凛子是道地的木料。其余都是用竹子扎成

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围栏着牛眼睛蔑笆。白天还好，

夜里最讨厌了，山风从四面的山头上兜灌下来，每每吹破蔑

笆上的糊纸，于是老爷们就不能不尽量把头缩进被窝里去，

就像猫儿狗儿睡觉那样，在床上蜷做一团。

    县长到省城公干去了。他自己宣布的目的是替难民请

0，实际上是活动行政费。他走了两个月了，起初还时常给

同僚来信，告诉他们一些接洽上的烦难，最近却少有信来

了。他是军官出身，又住过半年县政训练班，所以当接到委

任时，一看是重灾区，便很热情地表示他要苦干一番。但一

走进这残破的城市，又立刻灰心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他

“马上冷了半截”，因为他 “连做梦也没梦到会这样糟”!

    现在，留在衙门里的只有第一科科长和第三科科长，以

及代理县长职务的秘书。秘书名叫贺熙，是个年近40的汉

子，面孔白净，毛孔却极粗大。他当过小学教员，后来又在

招安军队里混过很长时间。本是有烟癖的，但早已只吞服一

两颗烟泡子 “吊瘾”了。他的动作活泼，脸孔很会表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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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 “要哭声.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夸他是一个老
“跑滩匠”，见过很多希奇古怪的场面。

    代理县长这时正在誊写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

长也在埋着头写，别一个却还摊在床上;这个原本健旺的老

人，已经拖出毛病来了。他紧裹在被窝里，只让一张黄而打

皱的大脸露在被子外面，头上缠着一条 “祝君平安”的毛

巾。他在唠唠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满意县长。他早年曾经做

过一两次县衙门的收发，是个肝火极旺的人。

    “简直是胡涂虫!”老科长忽然愤激地说，微微欠身起

来，“胡涂虫还晓得爬一下!才接到委任状我就对他讲过;

把政费靠稳呵!本来地方就很苦寒，— 你们看这个昏蛋早

    老科长突地唉声叹气起来，重新躺下去了，跟着来的是

一声沉重的叹息。他觉得这一次的出门太失策了，倒是蹲在

家里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长没有答理他，这是一个沉

默寡言的青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几颗面疤。便在清闲的

时候，他也只会挤着面疮里的油脂消遣。

    代理县长丢开公事，倒是把脸转过来了，他用笔杆搔着

鼻翼，笑道.

    “他是太相信苦干了呀甲”他照倒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老科长原是严肃而认真的，这使他更加生气起来，拍着

床单吼道:

    “苦干个屁!这骗得过我吗?一来就清查这门款子，那

门款子，看出没有指望，就溜了甲”

    代理县长没有回答，仅只从鼻孔里嗤嗤地笑了两声。屋

子里豆刻沉静了，时钟滴答地细语着，炖在火盆上的水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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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幽微的声响。这时是早晨九点钟。为要赶忙把告示张贴出

去，他们一起床就动手工作，所以屋子里还弄得乱七八糟

的。地上散布着口痰，谷草和火柴头，被盖毯子耸做一团。

代理县长甚至连脸也没有洗。而末了，他终于誊写好自己担

任下的几份，大大地伸个懒腰，掷下笔站起来了。

    “天底下哪有那样多认得真的事呵I”他用叹气一般的声

调说，两只手按着头发往后一拢，“我这个人就这样:没关

系!到哪匹山唱哪个山歌，·

    他就这样懒懒地自言自语着，一面校对着写好的告示，

搔着头和肩膀，好像刚从灰堆里洗过澡来的鸡婆一样。这当

中没有谁插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只有三个黄铜钮

扣，棉外套的领子高耸在肩头上。他随后走到火盆边去，拿

食指在水罐里搅搅，探探温度，于是动手洗起脸来。

    他忙着从床架上扯下一条毛巾，于是自负地叹息道:

    “这种烂帐日子我倒过得多呵!

    他的洗脸是有一种特别的派头的。要滚烫的水洗，洗的

时候把脸全部浸进水里，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

息里呼咖，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

的，用毛巾的一角，尽量塞进鼻孔里去，不住转动。“别的

都不要紧，”他时常这样愉快地说，“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I

    因为老科长又提到要走的话，代理县长就把水流水滴的

脸略抬起来，打岔他道.

    “好好养你的病吧甲— 既来之，则安之甲”

    “我没有什么安不安的!”老科长回答道，“住孤老院还

比这鬼衙门强得多甲 我也蹲过一些衙门，从来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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